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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和問題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簡稱國發會）在2023給出的「2030年整體人力需求推估報

告」中的估計，台灣至2030年將面臨約48萬人的勞動力缺口，且隨著台灣已邁向超高

齡社會，衛福部更是預計在2025年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超過總人口的20%（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高齡社會白皮書，2021）。若再加上少子化問題，年輕人口不斷

減少，將進一步加劇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僅靠本地勞動市場會因無法滿足需求，對經

濟發展、企業招聘等會產生重大影響。 

  在這樣的情況下，外籍移工已逐漸成為不可忽視的勞動力來源。行政院在111年通過

了「移工留才久用方案」，針對在台工作達到一定年限且符合資格的移工和僑外生，

開放轉任中階技術人力，並取消原有的工作年限限制。該方案允許符合條件者申請永

久居留資格，進一步提高外籍人力留台工作的穩定性和長期性。該政策旨在留用已具

備技能且熟悉台灣產業環境的外籍移工，迅速補充中階技術人力的不足。 

   此外，政府還結合教育部、國發會及產業界資源，推動「2＋4方案」，針對東南亞

等國的優秀國際生，提供學雜費補助及生活津貼，並保障畢業後留台就業的機會。此

措施不僅有助於拓展外籍人力來源，也促進國際學生與台灣產業的銜接，提升產業人

才結構的多元性與國際競爭力。 

   整體而言，台灣政府在應對勞動力短缺問題的政策導向上，已逐步轉向依賴外籍人

力的引進與留用。隨著相關法規與制度的調整，以及工作條件與居留資格的優化，未

來台灣社會將出現更多外籍移工與國際專業人才，並進一步形塑台灣社會勞動力結構

與文化組成的多元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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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工人數的持續增加，代表民眾在生活周遭與移工接觸的頻率亦將提升。根據過去

資料顯示，台灣的外籍移工主要來自東南亞地區，且大多從事勞力密集型工作。雖然

外籍移工能夠填補本地勞動市場的空缺，但他們的引進同時帶來了許多挑戰，尤其是

在文化融合、語言適應以及政策規範等方面，如何平衡這些挑戰將是企業與社會必須

共同面對的問題。 

   過去，台灣社會對外籍移工的態度，經常受媒體印象與文化偏見影響，在新聞報導

中移工逃跑、偷錢的案件常會被媒體誇大渲染，使他們與犯罪兩個詞產生連結，外籍

移工因其來台工作性質，也常被標籤為勞力密集型工作中的廉價勞動力，並且容易遭

受性別歧視或健康問題等等的污名化。藍佩嘉在其著作中（藍佩嘉，跨國灰姑娘：當

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2008）指出，台灣民眾對外來族群的認知通常與性別

與性別角色緊密相關，女性移工常被視為性別不正當行為的象徵，而男性移工則常與

犯罪、暴力等負面形象掛鈎。廖元豪在其論文中批判了媒體對移工的歧視性論述。

（廖元豪，助紂為虐，還是濟弱扶傾？—批判媒體對移民移工的歧視論述，2019）時

報週刊第1410期曾以「菲傭仙人跳，專挑名人下手」為題，指控菲籍家庭監護工以性

侵控訴詐財，無視其實際受害風險，強化刻板印象。此外，以往台灣引進外籍移工時

，由於文化和習慣差異太大，導致一些摩擦和誤解的產生。這些負面印象影響著台灣

社會對他們的接受度與包容性。 

   反對外籍勞工的的活動也在很早時候就有出現，1998年台灣工人團體發起的「秋

鬥」遊行及一系列的抗議活動就顯示出台灣社會對外籍移工的矛盾情緒：既需要這些

人補充勞力，又怕本國勞工的工作被搶走。儘管台灣政府在面對外勞政策調整時屢次

調整立場，甚至為了民意試圖縮減移工數量，但台灣企業界的需求和社會大眾對外勞

的看法常常使得政府政策難以有效改變。 

   可見，隨著外籍移工在台灣各行各業中的分布及重要性日益擴大，如何突破這些文

化與社會偏見，增進社會對外籍移工的接受度，無疑是重要課題。特別是在當前台灣

勞動市場結構變化的背景下，產業界對外籍勞動力的需求逐漸增加，但這一需求是否

能夠在社會對外籍移工態度改變的基礎上穩定發展，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與分析。 

   基於以上背景，我們發展出以下研究問題。現況下台灣民眾對於外籍移工的接受度

究竟如何，會是本研究聚焦的重點，人民的接受度會大大影響政府決策，因此了解其

2 



 

現況至關重要。在討論人們對不同社會族群的理解與包容程度時，多元文化素養是重

要的指標之一，他用來測量民眾的跨文化意識、理解、知識與包容，強調個人理解與

適應文化多樣性的核心能力，因此我們首先將使用多元文化素養量表，測量台灣人民

本身對其他群體的包容度。由於其概念是著重於人們對跨文化的包容與理解，因此在

此研究上，我們認為擁有高多元文化素養的人，對於外籍移工的接受度應該也會相對

較高，將研究這兩個變項之間是否有所連。 

接著，由於外籍移工需求度的增加，代表著台灣人民的生活圈中，將出現越來越多的

外籍移工，我們會再以社會距離量表，評估台灣人對於外籍移工進入生活的接受度與

態度，探討個人的多元文化素養如何影響對外籍移工接受程度。此外，我們進一步探

討，台灣人對自己所屬產業的缺工程度認知，是否會影響其對外籍移工的接受度。在

勞動市場需求日益增長的情況下，我們認為產業缺工問題可能影響台灣民眾對外籍勞

動力的看法，台灣人民是否會因為「移工對台灣就業市場需求有重要性」進而影響到

剁他們的接受態度呢？缺工嚴重的產業或許對移工接受度更高。 

   以上，本研究結合民眾對缺工現況的認知與其本身多元文化素養，探討兩者對移工

接受度的影響程度，將透過分析不同產業的多元文化素養來檢測台灣人民對移工的接

受程度，進一步加入其對所待產業人才需求的認知，試圖研究出「缺工」會不會影響

人們對移工的接受程度。 

此研究成果將為企業界及政府在推動移工政策時提供更具體的參考依據，使他們可以

優化相關政策，將有助於政府在推動移工相關政策時，能夠更精準地進行「勞動市場

規劃、文化教育推廣及政策溝通」，減少社會對移工的刻板印象與偏見、促進勞動市

場的穩定發展、提高政策的可行性與社會接受度。在未來台灣在引進與留用外籍移工

的過程中，能透過更完善的政策與社會適應機制達成更和諧的社會融合，並有效應對

勞動力短缺的挑戰。 

貳、 文獻回顧 

        由於目前針對移工的研究相比於一般移民相對較少，社會大眾對移工與移民的接

受態度在某些面向上相似。首先，過去研究顯示，社會大眾通常較能接受文化相近的

群體，對文化差異較大的移民或移工則容易抱持刻板印象與社會距離感（Cheng,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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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Lu et al., 2023），其次，在經濟層面上，社會大眾普遍關心移工與移民是否奪取

本地人工作機會（Stephan & Stephan, 2000），或是填補勞動市場缺口，在社會接受和工

作市場上，民眾通常會將兩者視為同一群體，因此本研究使用移民相關文獻作為分析

移工接受度的重要參考。 

        為了探討本研究所關注的「多元文化素養」與「缺工程度認知」如何影響台灣人

對移工的接受度，本節將圍繞五個主題進行文獻回顧：一、多元文化素養的定義與內

涵；二、多元文化素養對移工接受度的影響；三、缺工程度認知對移工接受度的影響

；四、其他影響移工接受度的社會心理因素；五、社會接觸與移工接受度的關係，並

將其作為後續分析中的控制變項。 

一、 多元文化素養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多元文化素養成為當代社會不可忽視的重要議題。學者們對

多元文化素養的概念界定各異，但普遍強調其作為個體理解與適應文化多樣性的核心

能力。Taylor 和 Hoechsmann（2012）認為，多元文化素養是一種衡量跨文化意識、理

解、知識與尊重的方法，並將其視為生活中的關係與過程。此定義突顯了多元文化素

養不僅是一種靜態的知識，更是一種與他人互動並持續發展的能力。鄭瑞娟（2021）

則進一步強調，多元文化素養的核心在於「人類不分種族、年齡、性別、社經地位、

宗教，都能互相尊重與接納」，此觀點反映出多元文化素養與社會包容性之間的緊密

關聯。 

        將多元文化素養細分，Sue et al.（1982）提出了三個核心構面：（1）態度/信念（

Awareness）：個體應意識到自身文化價值觀、偏見，並理解這些因素如何影響對異文化

群體的觀點；（2）知識（Knowledge）：強調對不同文化群體的歷史、價值觀與社會經驗

的了解；（3）技能（Skills）：個體應具備與不同文化群體有效互動的能力，並能在實務

情境中展現文化敏感度與適應力。這三個構面成為後續多元文化素養研究的基礎框

架。 

        Miville et al.（1999）則從「普遍性—多樣性取向理論」（Universality-Diversity 

Orientation, UDO）出發，認為多元文化素養應包含對不同文化間的差異（diversity）與人

類共通性的認識（universality）。該研究指出，個體對多元文化的開放態度與興趣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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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其對不同族群的態度，進而影響社會互動與包容性。基於此理論，研究團隊發展出 

Miville-Guzman Universality-Diversity Scale （MGUDS） 以測量多元文化素養，並於隔年

提出簡化版 MGUDS-S，其核心包含三個向度：（1）多樣性接觸（Diversity of Contact）：

評估個體是否願意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2）情感舒適度（Emotional Comfort with 

Differences）：測量個體對文化差異的接受程度與情感反應；（3）相似性認知（

Relativistic Appreciation）：探討個體對多樣性如何促進自身成長的認知。以上三個向度

可以分別與Sue et al.（1982）提出的三個核心構面對應。Ponterotto et al.（2002）則從諮商

心理學角度，提出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wareness Scale (MCAS)，強調在專業諮商

情境下，多元文化素養對於理解並適應不同文化背景個案的必要性。 

          在多元文化素養相關研究中，Sue et al.（1982）主要關注專業人士如何有效服務不

同文化背景的個案；Miville et al.（1999）則強調個體如何認知並適應文化多樣性；Banks

（2004）則探討如何透過教育促進社會包容性。這些研究多來自心理學與教育學領域

，並發展出一系列評估多元文化能力的量表與工具。相較之下，移民研究（Migration 

Studies）與勞動移工研究（Labor Migration Studies）較少使用「多元文化素養」概念，更

多聚焦於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即探討國家或社會如何制定政策來應對文

化多樣性。然而，本研究關注的並非國家層級的政策，而是民眾在日常生活中與移工

互動時的態度與感受。因此，理解個體層面的文化適應與接受度，將有助於預測社會

對移工的態度與政策支持程度。儘管移工研究較少關注「多元文化素養」，但由於本

研究的焦點為台灣民眾對移工的態度，而非移工自身的適應或國家政策制定，因此，

採用通常用於評估個人或專業人士之跨文化能力的多元文化素養概念，將更符合本研

究目的。透過這一視角，本研究亦能為移工政策相關討論提供新的學術貢獻，拓展該

領域對多元文化適應的理解。 

二、 多元文化素養對移工接受度的影響 

        多元文化素養與文化威脅感知之間存在密切關聯。社會心理學研究顯示，具備較

高多元文化素養的人，通常較能理解並接納文化多樣性，因而較不容易將文化差異視

為威脅（Ward & Masgoret, 2008）。在紐西蘭的實證研究中，Ward 和 Masgoret（2008）透

過調查 2,020 名紐西蘭居民，發現擁有較高多元文化素養的受訪者，往往也有較多跨

文化接觸經驗，並因此降低對移民的威脅感知，此外，這些受訪者多數支持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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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顯示接觸不同文化群體的經歷有助於培養開放態度，該研究也支持「接觸假說（

Contact Hypothesis）」，即族群之間的正向接觸能減少偏見，提升社會融合。 

        文化威脅感知在解釋人們對移民與移工的負面態度時，往往比經濟競爭因素更具

影響力。Hainmueller 和 Hopkins（2014）回顧 20 年來的實證研究，發現受訪者對移民的

態度主要來自於對國家整體文化變遷的擔憂，而非個人經濟利益的直接影響，也就是

說，人們對移民的排斥，往往源於對自身文化身份受到侵蝕的恐懼，而非對自身就業

機會的擔憂。因此，降低文化威脅感知可能是提升社會對移工接受度的關鍵，而多元

文化素養的提升則是有效減少文化威脅感知的途徑之一。 

        綜合上述研究內容，本研究假設多元文化素養的提升有助於降低文化威脅感知，

進而提高社會對移工的接受度。在台灣，少子化與勞動力短缺已使移工成為社會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探討個體層面的多元文化素養如何影響對移工的態度，將能為

未來移工政策與社會融合策略提供實證基礎。透過分析多元文化素養與移工接受度的

關聯性，將能填補過去移工研究中較少關注的個體層面因素，並為政策制定提供新的

視角。 

三、 缺工程度認知對移工接受度的影響 

過去的研究指出，移民常被視為勞動市場上的競爭者，並且可能會被認為對本

地勞工造成威脅，包括導致工資下降、工作機會減少、增加失業率及加劇勞動市場競

爭（Halla et al., 2017; Tabellini, 2020），因此，進而引發大眾對移民的負面情緒原因多

與移民在勞動市場中的「替代性」有關。 

然而，有研究指出，移民在某些產業中可能發揮互補的作用，尤其是當本地勞

動力無法滿足市場需求時，移民勞工可能成為必要的勞動力補充來源（Haaland and 

Roth, 2020），以填補低技能或高需求職缺。此外，Auer等人（2024）以客觀勞工短缺

為基礎推論選民對移民政策的態度變化，雖揭示勞力供需與政治態度的連動性，但未

直接測量民眾對於缺工的主觀認知。為補足此一空缺，本研究直接調查民眾對缺工程

度的看法，以探討主觀感受與態度形成之間的關聯。 

　​ 關於移民與本地勞工之間的互動關係，現有研究有兩種不同的觀點——替代與

互補（Halla et al., 2017; Tabellini, 2020; Haaland and Roth, 2020; Auer et al., 2024）。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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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敘事將移民視為本地勞動市場的競爭者，認為移民搶奪工作機會並壓低薪資，而

互補性敘事則認為移民能夠填補本地勞動力的缺口，進而促進經濟發展。然而移民通

常被視為永久性人口，與本地勞工處於競爭關係；而移工長久以來被制度上視為暫時

性的勞動力補充，這可能使得大眾可能會傾向於支持互補性敘事，認為缺工問題的存

在會影響對移工的接受程度。最後，本研究將根據替代與互補敘事提出兩個假設：接

受互補敘事者，認為缺工情形越嚴重，越能接受更多移工出現在生活中；接受替代敘

事者，認為缺工情形越嚴重，越不能接受更多移工出現在生活中，以探討缺工程度對

移工接受度的影響。 

四、 其他影響接受度的因素 

　　當前關於本國民眾對移工接受度的研究幾乎沒有，多數文獻關注的是民眾對於移

民的接受度，本研究試圖從其他關於移民接受度研究找出其他影響移工接受度的因

素。 

在移民接受度的研究中，學者指出，民眾的政黨支持、價值觀念、經濟理性和

社會接觸經驗會影響其對外籍配偶的態度（陳志柔、吳家裕，2017）。此外，民眾的

職業、教育程度與所得水準也對其對婚姻移民的接受度產生影響（張翰璧、張晉芬，

2013）。楊婉瑩與張雅雯（2014）則指出，由於移工在政策上處於隔離性的群體，被

定位為短期性、隔離、補充性的非公民角色，當民眾與移工有一般社會接觸經驗後，

其對移工的態度會較為友善，這可能與移工對台灣社會文化影響較小有關，且移工通

常不涉及公民身份的問題，民眾在接受度上相對較高。相較之下，儘管東南亞婚姻移

民已逐漸普遍，但民眾對於這一群體的接受度不會因為社會接觸的增加而顯著改變，

這表示民眾可能更會接納對臺灣社會文化衝擊較小且不具公民身分問題的移工。 

其中，社會接觸一詞在討論族群議題時頻繁出現。社會接觸理論由Bogardus在

其文章《Social Distance and Its Origins》提出，他認為對一族群的態度改變不是一瞬間就

能翻轉，而是需經過漫長時間的理解而可能改變對一群體的負面看法，也認為社會接

觸（尤其是積極的接觸）能夠改變人們對不同群體的刻板印象，進而改善社會關係。

Gordon Allport 在1954年也提出社會接觸假說，該假說主張，增加不同群體之間的接觸

有助於減少偏見和歧視，當來自不同背景的個體有機會進行面對面的互動時，這種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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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可以改變對彼此的刻板印象且減少負面態度，並促進更深層的理解與接受。此理論

為改善群體間的關係提供了理論基礎，並且對減少社會衝突和歧視有著重要的啟示。 

在本研究先前提到的文獻中，Ward 和 Masgoret（2008）在紐西蘭的實證研究支持

「接觸假說（Contact Hypothesis）」，認為族群之間的若有正向接觸，將能夠效減少偏

見。在伊慶春、章英華在2006年發表的〈對娶外籍與大陸媳婦的態度：社會接觸的重

要性〉研究結果中也談到，雖然政治傾向和族群看法確實是影響族群態度的重要因素

，但社會接觸人然有助於改善族群的通婚態度。因此可以確定，個人對另一群體的正

向社會接觸，與對該群體的態度密切相關。 

 

五、 文獻小結 

        綜觀前述文獻，現有研究雖已針對多元文化素養、勞動市場缺工問題及移民/移工

接受度分別提出豐富討論，然而，尚有若干不足之處。首先，多元文化素養作為個體

層面解釋對移工的接受度之重要因素，過去多應用於心理學與教育領域，或用於理解

專業人員對異文化個案的態度與服務表現，較少用於解釋一般民眾對於勞動移工的態

度。此外，移民研究中雖有不少探討多元文化主義對政策與社會整體氛圍的影響，但

對民眾的個人素養如何影響對移工之態度的研究相對不足。其次，雖然已有研究指出

產業缺工現象與勞工市場結構可能影響民眾對外來勞動力的接受度，但過往多以「移

民」或「婚姻移民」為分析對象，較少聚焦於移工，且多僅討論替代與互補的經濟敘

事，缺乏對民眾主觀「缺工程度認知」的檢視。 

        更重要的是，儘管有研究分別指出多元文化素養及缺工程度認知與對移民或移工

接受度的關聯，但尚無研究將兩者結合進行整合性的分析，亦未深入檢視二者在台灣

當前移工接受度問題中的相對作用與交互影響。特別在台灣，隨著近年「移工留才久

用方案」推行，移工已不再單純被視為短期勞力，而逐步成為台灣社會的一部分，面

對移工角色與社會定位的轉變，探討多元文化素養與缺工程度認知對民眾態度的影響

顯得尤為重要。 

        基於此，本研究關注三個核心問題：（1）民眾的多元文化素養是否能正向預測對移

工的接受度？（2）民眾對產業缺工程度的主觀認知，是否會影響其對移工的接受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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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素養與缺工程度認知兩者是否在態度形成過程中有交互作用？透過結合兩大

理論因素，本文期望補足台灣過去對移工態度的研究中，較少關注的個體層面機制。 

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假設與研究架構 

        根據文獻回顧的結果，我們提出以下四點假設: 

H1：多元文化素養越高者，越能接受更多的移工進入到生活圈。 

H2a：整體缺工認知會對移工接受度產生正面影響 

H2b：整體缺工認知會對移工接受度產生負向影響 

H2c：對自己行業缺工認知會對移工接受度產生正面影響 

H2d：對自己行業缺工認知會對移工接受度產生負向影響 

H3：缺工程度認知高時，多元文化素養對接受度的影響減弱甚至消失。 

H4：缺工程度認知低時，多元文化素養對接受度的影響相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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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樣本  

本研究針對三峽區、鶯歌區和樹林區南園里中，年齡18歲以上的居民進行紙本

問卷調查，並透過其自填問卷或訪員口頭逐題詢問收集資料。抽樣方式依照三鶯地區

49個里的人口比例分配問卷發放數量，並在各里間採用隔戶抽樣法的方式抽樣，隔戶

抽樣的數值為里的總戶數/里的應發份數，如南園里的總戶數為4816，里的應發份數為

54，因此每隔89戶抽樣一次。接著，當訪員依照抽中一戶後，首先詢問該戶中18歲以

上的人口數，並以該日訪問日期除以之，如該戶成年人口數總共有4人，訪問當天日期

為30號，則將30/4，餘數為2，則將家戶中成年人口由年輕至年長的的第2順位作為受

訪者。 

在本次的問卷調查中，總計發放1000份問卷，問卷回收後，收到940份有效問

卷。經過刪除缺失值後，在迴歸模型中分析的總樣本數為933。另一方面，為減少抽樣

偏差，本研究的數值均經過加權調整。 

三、 研究工具  

1.​ 依變項：對移工進入自身生活之接受度(以下簡稱對移工之接受度) 

        在討論外籍移工的定義上，「移工」一詞強調因「移動、遷徙」而至異地求職的

工作者，相較於較為中性的「外籍勞工」，更突顯其跨國流動的特性。根據勞動部（

2023）統計，臺灣的移工主要分為兩類：產業移工與社福移工，其中產業移工以菲律

賓與越南為主要來源國，社福移工則以印尼與越南為主，有鑑於此，本研究將受測對

象聚焦於東南亞籍的外籍移工。 

        在測量台灣人對外籍移工的接受程度時，本研究選用Bogardus所提出的「社會距

離量表」（Social Distance Scale）作為主要工具。該量表最初由Bogardus於1925年提出，

原旨在衡量美國社會中對不同族群（如少數族裔、移民等）之間的社會態度與關係親

疏。其設計以可接受的社會關係層級為基礎，如是否願意讓對方成為鄰居、同事、親

屬或國人等，藉此反映潛在的偏見與排斥態度（伊慶春與章英華，2006）。 

        社會距離量表在過去主要用於探討種族關係、族群衝突、移民融合等議題，評估

主流社會對「他者」的社會接納程度，然而，雖然本研究並非直接探討「族群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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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民族認同」，而是關注台灣社會對特定工作群體「外籍移工」的態度，但由於移

工常同時具有族群差異、社會地位邊緣、語言與文化隔閡等多重「他者」特質，因此

與社會距離的概念依然具有高度的適用性。 

        此外，本研究的核心關注不僅是行為上的接納與否，而是透過不同社會情境下的

互動可能性，來衡量民眾對外籍移工的「心理接納程度」。例如，是否願意與移工共

事、成為鄰居，甚至是成為家庭成員等，皆可反映出潛在的社會態度。雖然這種「接

納」未必能直接解釋具體的行動選擇，但卻有助於揭示社會中潛藏的文化偏見與結構

性排除。因此，儘管社會距離量表最初的設計並非為移工議題而生，但在本研究中，

我們將其轉化並進一步配合李克特式量表的格式，應用於外籍移工之社會接納研究，

透過因素分析加以篩選並排除不適用的題項，作為社會整體多元文化接受度的指標之

一。 

        值得注意的是，傳統社會距離量表的題項多聚焦於較長期或較穩定的社會關係，

如是否願意與移工成為鄰居、同事或室友，然而，許多對移工的態度實際上體現在日

常生活的短暫互動之中。因此，本研究額外設計了三個題項：「我願意與移工處在同

一節車廂（同一輛公車）」、「我願意與移工處在同一部電梯內」以及「我願意與移

工併桌用餐」，以測試受試者在更短時間內、無法輕易迴避的互動情境中的社會距

離。這些情境的特點在於：（1）更貼近日常生活，模擬台灣社會中常見的公共空間互

動；（2）測試即時接觸的舒適度，如電梯內的狹窄空間可能引發受試者潛在的不適或

偏見；（3）檢驗社交互動的界限，如共餐通常被視為較高程度的社會接納，因此能有

效測試人們是否願意與移工建立更親密的社會互動。透過這些補充題目，本研究試圖

更全面地捕捉台灣社會對移工的接受度，並進一步檢視影響社會距離的潛在因素。 

        本研究針對七題「對移工的接受度」項目進行因素分析與信度檢驗，以評估量表

效度與內部一致性。 

        首先，透過主軸因素法（principal factors）進行因素分析，並進行 varimax 旋轉，結

果指出第一個因素的解釋S變異量為 5.54，可解釋 91.88% 的總變異，顯示該七題可整

合為單一潛在構念，亦即「對移工的接受度」。各題的 factor loading 皆高（介於 0.75 

到 0.95 之間），且唯一性（uniqueness）普遍偏低，顯示各題高度集中於同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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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對移工之接受度信度分析 

 

        在信度分析中，整體量表的 Cronbach’s α 為 0.959，顯示各題項之間具有極高的一

致性，整體內部一致性良好。然而，第七題「我願意與移工併桌用餐」的題目－總分

剔除相關係數（item-rest correlation）僅為 0.74，低於其餘題項皆高於 0.80 的水準。若

以 0.80 作為嚴格的篩選標準，第七題將不符合保留條件。進一步檢視其對整體信度的

影響，發現若刪除此題，Cronbach’s α 將由 0.959 提升至 0.963。基於以上統計結果，

本研究決定刪除第七題，以提升整體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綜上所述，本量表具備良好的建構效度與內部一致性信度，適合用來代表並量化

受訪者對移工的接受度。因此本研究最終以前六題作為評估，配合四種選項（1=完全

不能接受，4=完全接受），加總並平均每人的回答，受訪者回答的平均值越高，則表

示受訪者對於移工的接受度較高。 

2.​ 自變項: 多元文化素養與缺工程度認知 

(1)多元文化素養 

        為測量受訪者的多元文化素養，本研究採用 Miville-Guzman Universality-Diversity 

Scale – Short Form（MGUDS-S）（Miville et al., 1999），該量表已廣泛應用於多元文化素

養相關研究，並能有效測量個體對於文化多樣性的態度與行為傾向。根據文獻回顧，

MGUDS-S量表基於「普遍性—多樣性取向理論（Universality-Diversity Orientation, 

UDO）」發展，並包含三個核心構面：（1）多樣性接觸（Diversity of Contact）、（2）情

感舒適度（Emotional Comfort with Differences）、（3）相似性認知（Relativistic 

Appreciation）。 

        本研究透過 MGUDS-S 量表測量受訪者的多元文化素養程度，參考 Sue et al.（1982

）對於多元文化素養的界定，並結合 Miville et al.（1999）所發展的測量工具，以確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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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測量之多元文化素養具備理論基礎與實證支持。考量本研究關注個體對於移工進

入台灣人生活圈的接受程度，而非國家層級的多元文化政策，MGUDS-S 量表提供了

一種適用於個體層面的測量方式，能有效反映受訪者的文化開放性與跨文化適應能

力。 

表二：多元文化素養因素分析 

 

       為了確認問卷中各題項是否確實能反映原本設定的三個構面（多元接觸性、相對

欣賞度、差異舒適度），本研究進行了預試問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並根據因素負荷

量與特有變異值進行題項篩選與構面調整，分析結果顯示，多元接觸性構面中的大部

分題目在相同因素上的負荷值皆超過0.6，顯示與潛在構面具有穩定關聯，例如Q2與

Q3的負荷量特別高，判定可保留；然而Q4與Q5在多個因子上都有中度負荷，且差距

不大，表示其歸屬性不明確，因此在考慮問卷篇幅時選擇剃除；相對欣賞度構面表現

的最為穩定，Q6至Q10幾乎所有題項在單一因子上的負荷皆超過0.7，且與其他因子的

關聯明顯較低，顯示這一組題目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但由於問卷篇幅問題我們選擇

刪除負荷量較低的Q7、Q9。至於差異舒適度（即反向題）構面，整體因素負荷偏低，

部分題項甚至未在任何因素上達到0.5，且特有變異值偏高，代表這些題目較難與其他

題項共同構成明確的潛在概念，可能造成解釋混淆，故本研究最終選擇保留相對擁有

較高負荷量的Q11、Q12、Q15。整體來看，問卷中的多元接觸性與相對欣賞度構面具

有明確的結構與歸屬性，而部分題項則經由因素分析結果被判定不適合納入最終量表

架構，藉此提升整體量表的清晰度與建構效度。 

​ 綜上所述，在問卷中，主要自變項多元文化素養分為三個構面（多元接觸性、

相對欣賞度、差異舒適度），每個構面各三題：在多元接觸性構面，選擇「我希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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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個強調認識不同國家人的組織」、「我希望參加播放異國音樂的活動1」、「我經

常聆聽來自不同文化的音樂」；相對欣賞度構面，選擇「移工2可以教我一些其他地方

無法學到的知識」、「瞭解他人與我的不同之處，能大大增進我們的友誼」、「瞭解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經歷的事情，能幫助我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問題」；差異舒適度構

面，選擇「認識不同種族的人對我來說通常是不舒服的經驗」、「我只在與相同種族

的人相處時感到自在」、「我經常會對不同種族的人感到不耐煩」。因此在此部分共

有九題，並配合四個選項（1=非常不同意，4=非常同意），加總並平均每人的回答，

分數越高表示越有多元文化素養。 

 

(2)缺工程度認知 

　　本研究測量民眾對台灣缺工程度認知及此如何影響移工接受度根據 Halla et al. 

(2017) 與 Tabellini (2020)，民眾認為移民是本地勞工的威脅時，會引起負面情緒。而 

Haaland & Roth (2020)、Auer et al. (2024) 指出，若民眾認知到社會中存在可由移工填補

的缺工問題，進而改變態度。而移工被視為勞動力補充或競爭者會產生不同的態度，

本研究欲探討民眾對缺工問題嚴重程度認知，及對於移工是被視為勞動力補充還是競

爭者的接受程度差異。 

因此在問卷的第二個主要自變項中，將問題分為兩個層次，一題針對「臺灣整

體」的缺工主觀感受，另一題則是評估「自身所屬產業」的缺工主觀感受（包含受訪

者退休或離職前最後一份工作），並配合四種選項（1=非常不嚴重，4=非常嚴重），

分數越高代表主觀認為缺工情況越嚴重。 

 

2 原題目為「身心障礙人士可以教我一些其他地方無法學到的知識」，由於本份問卷想詢問受訪者對於不

同文化的相對欣賞度，因此將身心障礙人士改為移工。 

1 原題目為「我希望參加播放異國音樂的舞會」，但經過預試問卷分析，有些受訪者可能因為不想參加舞

會而勾選不同意，使得題目失焦，因此將舞會改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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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控制變項 

(1) 產業類別  

        在本研究中，產業類別作為控制變項納入分析。分類方式採用「臺灣社會變遷基

本調查」所使用之產業分類架構，涵蓋農業、工業與服務業等主要領域。本研究設計

亦承襲本系「三峽（三鶯樹）地區在地社會研究」課程之傳統。歷年三鶯研究問卷設

計中，產業類別長期仰賴社會變遷調查所採用的分類方式作為標準，有助於維持資料

之可比較性與延續性。因此，本研究亦沿用此一分類方式，作為本次問卷設計之依

據。 

 

(2) 社會接觸 

        由於社會接觸與多元文化素養皆會影響人們對外籍移工的接受程度，為了避免在

此研究中產生多重貢獻性的問題，我們將社會接觸做為控制變項。 

        社會接觸又分為一般接觸與實質接觸（章英華、伊慶春，2015），一般接觸指只

停留在表面的接觸形式，較不涉及深入的個人互動或情感交流，實質接觸指與另一群

體之間產生深入的、持久的、較為親密的人際互動。 

        一般接觸指標本研究採用伊慶春、章英華在2006年發表的〈對娶外籍與大陸媳婦

的態度：社會接觸的重要性〉中社會接觸作為自變項的問法：包含了出國次數與外國

人的接觸頻率（從未、幾年一次、一兩年一次/最少一年一次、每年一次以上/最少一個

月一次）。在出國次數方面，依照伊慶春、章英華研究的題幹稍加改寫，1=從未，2=

幾年一次，3=一、兩年一次，4=每年一次以上。實質接觸部份，本研究以自己或身邊

親友中是否有外籍移工友人作為單一指標，因此題幹選項有兩個，0=否，1=是。由於

作為朋友會有較親密的情感交流與接觸，且身旁親友若有移工朋友，個人接觸程度可

能增加，對於外籍移工的接受度可能提高，符合實質接觸意涵和接觸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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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發現 

一、描述統計 

 

以下是使用Stata 15.1分析受訪者基本資料描述統計的結果。此次回收有效問卷

數為940份，平均年齡為45歲（標準差為16.38），全距為18-89，顯現年齡涵蓋範圍大

，而男性填答人數（52%）略高於女性。另外，依據教育年數、平均月薪（萬）、有

無工作項目，表示受訪者平均教育程度為大學，月薪為4.6萬，約68%的人有工作。此

外，此次問卷的受訪者多為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分別佔約44%和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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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項臺灣民眾對移工的社會接受度與社會距離的結果顯示平均值為3.08（標

準差為0.54），表示受訪者對於移工的接受度偏高，但意見有一些分歧。 

在主要自變項多元文化素養方面，整體平均為2.52，表示受訪者的多元文化素

養中度偏高，不過若是細看三個構面，在「相對欣賞度」的平均值最高，接近3，相比

「差異舒適度」的平均值（2.02）高出許多。而另一個主要自變項缺工程度認知，關

於「臺灣整體」的缺工感受，平均值接近3，顯示受訪者普遍認為臺灣整體缺工；而

「自身產業所屬產業」的缺工感受，平均值約為2.7，略低於「臺灣整體」缺工感受，

但多數仍覺得自身產業缺工。 

 

表四為控制變項的描述統計。在社會接觸方面分為兩個項目，在「出國次數」

方面，受訪者多為幾年出國一次；而「自己或是親友是否與外籍移工是朋友=」方面，

平均約有56%的受訪者或身邊親友和外籍移工是朋友。 

接著進一步分析受訪者的行業別，佔比最多的是「公共行政、社會服務、個人

服務」類，約有23.77%；其次是「批發、零售、國貿、餐旅」類，約有23.34%；最少

17 



 

的則是「礦業、土石業」類，佔比0.32%。另一方面，有13.6%的受訪者目前沒有工

作。 

二、相關係數 

 

  首先，多元文化素養與移工接受度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r = 0.1454，p < 0.001），此

結果指出，當受訪者的多元文化素養越高時，其對於移工的接受程度亦會相對提高。

顯然，具備較高多元文化素養的個體，較能理解移工的處境與文化背景，進而展現較

高的社會接納態度。 

  然而，多元文化素養與台灣缺工認知之間則呈現顯著負相關（r = -0.1407，p < 0.001

）。具備較高多元文化素養的受訪者，反而對「台灣是否缺工」的認知程度較低。這

可能反映出一種社會結構的差異：多元文化素養高的受訪者可能更傾向從結構性、制

度性角度理解勞動市場問題，認為台灣的缺工現象未必完全是人力短缺，而可能涉及

產業吸引力、勞動條件等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 

  此外，台灣缺工認知與所屬產業缺工認知之間亦呈現顯著正相關（r = 0.2316，p < 

0.001），當受訪者普遍認為自己所屬產業的缺工狀況時，往往也會同步認知到台灣整

體存在缺工問題。當自身所處產業面臨人力短缺，而使受訪者將這種具體經驗外推，

進而推論出整體社會皆存在缺工問題。反映出個人在理解勞動市場時，經常透過自身

經驗進行歸納推論，將局部觀察轉為對宏觀現象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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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移工接受度與台灣缺工認知之間的關聯則未達統計顯著（r = 0.0596，p = 0.0678）

，但仍呈現微弱正相關趨勢。或許可解釋部分受訪者在感知到缺工問題時，會相對支

持透過引進外籍移工作為解方之一。然而，這樣的支持並非絕對，也可能受到文化、

政治或媒體觀點影響，因此在統計上並未呈現穩定顯著性。 

 

三、迴歸分析結果 

（一）多元文化素養與整體缺工認知對移工接受度的影響 

        本研究的核心研究問題為討論多元文化素養和缺工認知對移工接受度的影響，以

及探討兩自變項之間是否存在交互作用。表六為多元文化素養與整體缺工認知對移工

接受度多元回歸分析表，此表包含六個多元回歸模型（Model 1–Model 6），納入主要

變項（多元文化素養與整體缺工認知）、交互作用項及控制變項（性別、教育程度、

年齡、產業和社會接觸）。 

        在M1和M3中，討論兩個變項各自對接受度的影響。M1中的多元文化素養達統計

上顯著（β = 0.548, SE = 0.356, p < .001），M3中的整體缺工認知未達統計上顯著（β = 

0.004, SE = 0.0002, p > .05）。M2和M4討論主要變項加入控制變項後對接受度的影響，

多元文化素養仍顯著（β = 0.594, SE = 0.039, p < .001），而整體缺工認知仍不顯著（β = 

0.0004, SE = 0.0002, p > .05）。 

        在M5同時納入兩個主要變項和控制變項，整體缺工認知轉為顯著（β = 0.0006, SE 

= 0.0002, p < .01）。M6則是再加入交互作用項，整體缺工認知轉為負向顯著影響（β = 

-0.002, SE = 0.0005, p < .001），交互作用項達統計上顯著（β = 0.005, SE = 0.012, p < .001

），整體缺工認知做為調節變項為正向調節作用。當對整體缺工認知越高時，多元文化

素養對移工接受度的正向影響力越強。 

        就此模型而言，多元文化素養在各模型中皆為穩定顯著的正向影響，支持研究假

設 H1，回應文獻中具較高多元文化素養者對越能接受移工。整體缺工認知在模型 M3 

與 M4 中為正向但未達顯著，在 M5 中達正向顯著（β = 0.0006，p < .05），僅在M6中呈

現負向顯著，推測M6中包含的變項太多導致方向轉向。但M6中的多元文化與整體缺

工交互變項為正的顯著（β = 0.005，p < .01），可以發現，當整體缺工認知提高時，多元

文化素養對移工的正向影響會更強。因此就整體行業缺工認知而言，部分支持研究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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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H2a，即整體缺工認知越高會提升移工接受度。然而在M6中整體缺工認知轉為負向

顯著，因此部分支持研究假設H2b，整體缺工認知高時則對移工接受度下降。交互作

用項達正向顯著，但與研究假設H3和H4預測的方向不同，因此不支持H3和 H4。 

 

（二）多元文化素養和自身行業缺工認知對移工接受度影響 

        表七為多元文化素養與自身行業缺工認知對移工接受度多元回歸分析表，此表包

含六個多元回歸模型（Model 1–Model 6），納入主要變項（多元文化素養與自身缺工認

知）、交互作用項及控制變項。 

       在M3中，自身行業缺工認知未達統計上顯著（β = 0.037, SE = 0.229, p > .05）。而

M4中加入控制變項後，仍未達顯著。在M5中，納入兩個主要變項和控制變項，而自

身行業缺工認知仍未達顯著（β = 0.0011, SE = 0.021, p > .05）。在M6中，再加入交互作

用項，而自身行業缺工認知和交互作用項仍不顯著（p > .05）。就此模型而言，自身行

業缺工認知皆未達顯著，未能支持假設H2c和H2d，無法證實自身行業缺工認知和移工

接受度之間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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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多元回歸分析模型的結果回應研究假設。首先，研究假設H1中的多元

文化素養在所有模型中皆能獲得穩定的支持，代表擁有較高的多元文化素養對移工接

受度也更高。其次，本研究的缺工認知程度分成對整體的認知和自身行業的認知分別

進行多元回歸分析。整體缺工認知達統計上顯著，整體缺工認知會提升對移工的接受

度，部分支持研究假設H2a。然而整體缺工認知越高會降低對移工的接受度，部分支

持研究假設H2b。自身行業的缺工認知皆不顯著，無法確認自身行業缺工認知與移工

接受度之間的關聯，就此部分而言不支持研究假設H2c和H2d。 

        最後，關於研究假設H3和H4，缺工認知是否調節多元文化素養對移工接受度的影

響，在表七中「多元文化素養 × 整體缺工認知」交互項為正向顯著（β = 0.005, p < 

.001），顯示整體缺工認知是正向調節文化素養。總結而言，缺工認知的調節作用與

原先預設的研究假設相反，因此不支持研究假設H3和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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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討論 

一、結論 : 

       首先，本研究預測擁有較高多元文化素養者對移工的接受度也越高，多元文化素

養能力能提升社會對移工群體的接受與包容。根據回歸分析結果，在所有模型中多元

文化素養皆呈現穩定的正向顯著，支持研究假設 H1。多元文化素養是重要的解釋變項

，民眾對於移工接受度受此高度影響。 

          其次，本研究探討缺工認知是否會提升移工接受度，並區分為「所屬行業缺工認

知」與「對台灣整體缺工認知」兩種進行分析。結果發現，所屬行業的缺工認知在各

模型中皆未達顯著水準，不支持研究假設 H2c和 H2d，顯示自身行業的缺工感受並無

法有效預測對移工的接受度。整體缺工認知則在部分模型中呈現正向顯著，代表民眾

對於整體社會缺工狀況的認知會提升其對移工的接受程度，部分支持假設 H2a，若擁

有擁有較高的缺工認知者則越能接受移工進入自身的生活圈，不將移工視為威脅而是

將其視為補充性勞動力，傾向認同「互補性敘事」的解釋。然而整體缺工認知也出現

負向顯著的情形，代表民眾對於整體社會缺工認知越高會降低其對移工的接受程度，

部分支持假設 H2b。代表擁有擁有較高的缺工認知者則越不能接受移工進入生活圈，

將移工視為勞動市場中的威脅，傾向接受「替代性敘事」的解釋。 

       最後，本研究檢驗多元文化素養與缺工認知兩變項間是否存在交互作用，關注缺

工認知是否會負向調節文化素養對移工接受度的影響。研究假設為，在缺工認知高的

情況下，多元文化素養的影響會降低。然而，回歸結果顯示，「多元文化素養 × 所屬

行業缺工認知」的交互作用項並未達顯著，不支持假設 H3 和 H4。「多元文化素養 × 

整體缺工認知」的交互作用項在部分模型中呈現正向顯著，顯示雖有交互作用，但方

向與假設相反，因此同樣不支持假設 H3 和 H4。這顯示，當民眾的整體缺工認知程度

越高時，多元文化素養對移工接受度的正向影響反而更為強化，代表缺工認知不會降

低文化素養的影響力，反而在缺工認知越高的情況下，文化素養對移工接受度的影響

更明顯。根據結果顯示，雖然處於「大缺工」的政策背景下，多元文化素養還是更重

要解釋民眾對移工接受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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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研究結果摘要  

研究假設 結果 

H1  ：多元文化素養越高者，越能接受更多的移工進入到生活圈。   支持 

H2a： 缺工認知會對移工接受度產生正面影響。                                              部分支持 

H2b：缺工認知會對移工接受度產生負向影響。                                               部分支持 

H2c：對自己行業缺工認知會對移工接受度產生正面影響                                  不支持 

H2d：對自己行業缺工認知會對移工接受度產生負面影響                                  不支持 

H3  ：缺工程度認知高時，多元文化素養對接受度的影響減弱甚至消失。 不支持 

H4  ：缺工程度認知低時，多元文化素養對接受度的影響相對重要。 不支持 

 

二、討論： 

(一)從文化素養出發提升對移工的社會接納 

       本研究結果顯示，多元文化素養對移工接受度具有穩定且顯著的正向影響，顯著

支持第一個研究假設（H1）。具備較高多元文化素養的個體，更能理解文化差異的合理

性與價值，並展現出更高的社會包容態度。此一發現亦呼應 Miville 等人（1999）「普遍

性—多樣性取向理論」，強調個體若能同時認識到人類共通性與文化間差異，將更可

能產生尊重他者與接納多元的傾向。此外，Ward 與 Masgoret（2008）在紐西蘭的實證研

究亦指出，高多元文化素養與跨文化經驗能有效降低對移民的威脅感知，進而提高其

社會接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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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亦發現，儘管教育程度與多元文化素養顯著正相關（r = 0.2562，p < .001），

但教育程度在多數迴歸模型中未對移工接受度產生顯著影響。這一點跟 Pecoraro 與 

Ruedin（2019）探討與外籍勞工共事是否會提升或降低對其的接納程度的研究過程相似

，其研究中提到，與外籍人士的實質職場接觸是影響對外籍人士態度的關鍵因素，並

且教育程度在部分模型中並未展現顯著影響。說明在教育普及的現代社會，教育程度

可能不再是預測社會態度的關鍵指標。 

        在我們的迴歸模型中，不論是一般接觸或實質接觸，幾乎都有產生不顯著的負向

影響。或許可從日常生活中觀察到，許多民眾與移工的接觸多半是建立在工作、服務

或雇傭等功能性情境中。在這類關係中，若欠缺文化素養作為支撐，反而有可能加深

刻板印象或強化社會距離，如同Reiher（2025）指出，在日本鄉村地區，外籍勞工多被

視為提供勞動力的功能性他者，其日常生活、文化背景與多重身份往往難以被地方社

區真正理解與認識；Allport, G. W. (1954)「良性接觸」（positive contact）需具備特定條

件，如平等地位、合作情境與制度支持，否則接觸不但無助於減少偏見，反而可能加

劇排斥。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不妨思考如何讓移工的存在被看見的不只是「角色」

或「功能」，而是其作為一個具備情感與生活脈絡的完整個體。若社會能更廣泛理解

移工的多重身分與貢獻，接納的態度或許將不再只是政策選項，而是文化成熟的自然

結果。 

        這樣的研究的發現提醒我們，若期望提升社會對移工的整體接納態度，或許不能

僅依賴缺工壓力這樣的結構性因素。雖然缺工確實是一項現實挑戰，但在本研究中，

穩定且具有預測力的因素，是個體對文化差異的理解、尊重與包容能力。這也許說明

了，大家對移工的看法，其實不只是因為經濟上需不需要他們，更是受到我們怎麼看

待不同文化、以及對多元社會的價值觀影響。因此，關於文化教育與跨文化理解的養

成，未來值得持續關注與深化。 

        至於政府與公共領域的角色，或許也值得反思當前移工政策與媒體敘事是否過於

著重工具性描述。當我們將移工僅視為勞動力補充、替代方案，容易忽略其在社會網

絡中的實質存在與文化影響力。未來，若能透過教育體制、社區互動與媒體呈現，持

續深化民眾對文化多樣性的理解，或許能為移工在台灣社會中真正的融入與參與創造

更穩固的文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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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缺工認知的雙面性 

　　本研究結果顯示，民眾對缺工問題的認知在不同情境下對移工接受態度產生不同

影響，在未納入交互項時，整體缺工認知與接受態度呈正向關係，支持第二個研究假

設（H2a），顯示當民眾越認同台灣面臨人力短缺問題時，越可能支持引進移工作為補

充人力的方案。然而，當將多元文化素養納入交互分析後，缺工認知的影響方向卻反

轉為負向，顯示其效果可能會受到文化素養高低的調節。當個體文化素養較低時，即

便察覺缺工問題，仍可能因對移工文化背景的理解與包容不足，而產生對移工角色的

疑慮與抗拒，反映出經濟理性與文化感性交織下的矛盾心理結構。相關分析結果進一

步顯示，多元文化素養與整體缺工認知之間呈顯著負相關，指出文化素養越高的個體

，反而越不傾向強烈認同台灣當前面臨嚴重缺工。這一現象可從觀點差異加以理解，

文化素養高者或許更傾向以長期性、制度性觀點看待勞動市場變化，而非將人力短缺

視為當下急迫的危機，因此較不容易受到政策或媒體對「缺工」所塑造的危機敘事所

影響。 

　　這樣的結果揭示，「缺工認知」作為一項政策論述工具，其作用不僅是理性層面

的經濟說服，亦牽動了社會大眾對移工角色的文化與社會定位。這也與 Cook-Martín（

2019）所提出的「制度性模糊」觀點契合——移工在國家政策中被定位為解決勞動力短

缺的必要工具，卻始終被排除於真正的政治與社會成員身份之外，如此一來，移工的

角色既是不可或缺的經濟參與者，又是無法完全融入的外來者。而 Anderson、Benson 

與 Hughes（2021）所提出 的「migration fix」概念，則進一步揭示了國家如何透過「缺

工」的結構性敘事，將移工塑造成應對經濟危機的對象，同時卻在實踐中強化了既有

的族群邊界與階級分野。本研究所觀察到的「支持引進但反對親近」的矛盾態度，正

是這套話語策略的社會心理反映，民眾對「工作被搶」的焦慮，並不單純源自移工實

際帶來的就業競爭，而是在長期政策與媒體敘事中逐步內化的結果——當移工被框定

為「必要的但非我群的」臨時他者時，即使缺工問題日益嚴重，若缺乏足夠的文化理

解與社會連結基礎，仍可能傾向排斥而非接納。換言之，當國家僅倚賴經濟理由為引

進移工政策正當化，卻未處理文化邊界與認同焦慮時，非但無法提升整體社會的包容

性，反而可能鞏固對移工的結構性排除。 

25 



 

　　整體而言，研究結果凸顯，「缺工認知」雖常被視為提升移工接納態度的可能關

鍵，但其實效並非絕對正向，也深受各種條件的調節與限制，當民眾僅從經濟理性的

角度理解勞動力短缺問題，可能會在短期內提高對引進移工的支持；然而，若缺乏對

移工背景、處境與文化脈絡的理解，這樣的支持便容易陷入工具性邏輯，甚至在文化

焦慮或「將移工視為他者」的想像之下轉化為排斥態度。本研究即指出，缺工認知在

文化素養低落的情境下，反而會降低對移工的接納意願，顯示其作為說服大眾接受外

籍移工理由的雙面性。因此，政策制定者在訴諸「缺工」敘事時，應更加審慎評估其

潛在社會效應，並避免將經濟語言視為唯一正當性來源。若缺工認知未能與文化教育

與社會溝通並進，政策推動便難以穩固社會支持，更可能在特定社群中激發排他情緒

，產生反效果。 

(三)「自身」與「整體」產業缺工認知間的差異 

       在問卷調查中，受訪者對「整體缺工」的認知平均為 2.91（標準差 0.69），相較之

下，對「自身產業缺工」的認知平均為2.66（標準差0.80），不僅略低，且變異程度略大

，並且自身產業缺工認知在迴歸中從未顯著預測對移工的接受度。這樣的結果反映出

台灣民眾在判斷整體社會是否缺工時，可能較容易受到政策走向與媒體論述的影響；

而對自身產業是否缺工的判斷，則更多來自日常觀察與實際經驗。 

        根據 Boswell 等人（2011）關於政策話語分析的觀點，公共政策辯論往往會透過

「宏觀敘事」來塑造特定社會現象的因果邏輯，進而引導社會支持某些政策選項。例

如，「缺工危機」經常被建構為支持「引進移工」的政策正當性來源，進而使「是否

缺工」成為社會上判斷移工政策必要性的依據。然而，這種宏觀敘事雖能有效動員政

策支持，卻未必與每一位民眾的生活經驗相符合。 

        本研究中觀察到的差異，亦可能說明此一現象：對整體缺工的認知傾向一致，而

對自身產業的認知則因產業性質、勞動條件或主觀評價而產生分歧。有些受訪者可能

不認為自己的產業真的面臨缺工；另一些人即使感受到缺工，也可能將其歸因於工作

條件差、工時長或薪資低等制度性因素，而非單純的人力不足。因此，在後續填答有

關移工接受度的題目時，受訪者未必會將「自身產業缺工」與「接納移工的想法」之

間建立直接連結。這也再次提醒，政策論述中的因果邏輯與民眾日常經驗之間，往往

存在理解落差，需要更加細緻的傳播與溝通。 

26 



 

        當民眾認為缺工是制度性的問題時，在這樣的想法中，移工不會被視為缺工問題

的「互補解方」，甚至可能被看作制度未改善下的替代品，對這些民眾來說，引進移

工更像是一種「替代勞工」的策略，而從根本解決問題，甚至可能被視為「轉移焦

點」的手段，反而難以激起積極的接納意願。 

        此外，也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根據社會建構主義的理論觀點（Berger & 

Luckmann，1966），社會現實並非純然客觀存在，而是能夠透過語言、制度與媒體敘

事建構而成。近年來，「缺工潮」、「人力斷層」、「移工留才久用」等關鍵詞頻繁

出現在新聞標題（公共電視新聞網，2025）與政府政策報告中（行政院，2024），逐

漸將「缺工」塑造成一種幾近常識的社會想像（Hall，1980），即便民眾未親身遭遇

人力短缺，其對整體「缺工」狀況的主觀印象，亦可能因不斷接收到這類資訊而逐漸

內化。這種從上而下建構出的「缺工意識」，可能讓受訪者在填答問卷時，即便對自

己產業無具體缺工感受，仍表現出對「整體缺工」的高度認知。 

        然而，這樣的這種「被外部建構出來的缺工意識」不見得會轉化為支持引進移工

的行動態度。因為若缺乏與移工真實互動的生活經驗，或對缺工成因與政策內涵缺乏

理解，民眾可能僅止於對「缺工」的抽象認同，而未形成對移工角色的正面評價。這

也再次突顯文化素養與公共理解的重要性：僅有宏觀經濟數據或政策宣傳，難以促成

深層次的社會態度改變。 

    

陸、研究限制 

在社會距離的表現方面，本研究採用六題量表評估受訪者對移工進入生活圈的

接受程度，整體平均值為3.08分（滿分為4），顯示受訪者普遍持開放態度。然而在實

際施測過程中觀察到，部分受訪者面對社會距離量表的題目時，可能難以具體想像該

社會情境，導致在回應上可能傾向表現為整體接受，未必完全反映其真實態度。若未

來研究能進一步區分功能性互動（如共事、為鄰）與情感性互動（如成為朋友、家

人），並輔以具體生活情境設計或質性方法，將有助於更精確理解台灣社會對移工的

接納邊界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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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原先想要在分析時，額外討論「不同產業是否對於移工接受度相

異」，以及比較「不同產業對於缺工現況的主觀感受與公部門的各產業實際缺工現

況」，但受限於此次研究中並非所有受訪者皆有工作，加上某些產業的人數過低，使

得產業間受訪者的移工接受度平均不足以相比，也無法將其對缺工現況的主觀感受與

實際缺工現況相比。因此，未來研究可以透過增加樣本數（特別是特定產業）來補足

此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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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錄 

一、社會接觸量表 

包含了出國次數與外國人的接觸頻率(從未、幾年一次、一兩年一次/最少一年一次、每

年一次以上/最少一個月一次)。實質接觸部份，我們以自己或身邊親友中是否有外籍移

工友人作為單一指標 

 

●​ 一般接觸 

 

您的出國次數 從未 幾年一次 一兩年一次 每年一次以上 

 

●​ 實質接觸 

 

您自己或身邊親友中是否

有人與外籍移工是朋友? 

 

是 否 

 

 

二、 多元文化素養量表(MGUDS-S) 

此量表分三大部分共9題，採李克特量表4點回答: 

名詞定義說明(根據Miville, M. L., et al. (1999).): 

1.​ 文化指的是任何社會群體的信仰、價值觀、傳統、行為方式和語言。社會群體

可以是種族、族群、宗教等不同類別。 

2.​ 種族或種族背景 指的是擁有共同身體特徵或基因特徵的子群體。例如：白人、

黑人、美洲原住民等。 

3.​ 族群或族群群體 指共享獨特文化傳承的特定社會群體，例如：風俗習慣、信

仰、語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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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人可以屬於同一種族（例如：白人），但來自不同的族群（例如：愛爾蘭

裔美國人、義大利裔美國人）。 

4.​ 國家 指的是被政治定義的群體，來自同一國家的人屬於同一政府( 例如: 法國、

衣索比亞、美國)。 

來自同一國家的人可能擁有不同的種族(例如: 白人、黑人、亞裔)或不同的族裔( 

例如: 義大利人、日本人)。 

請根據您對以下陳述的認同程度，選擇最符合您的選項： 

1 = 非常不同意  2 = 不同意   3 = 同意  4 = 非常同意 

題目: 1 2 3 4 

1. 多元接觸性（Diversity of Contact）：​
評估個體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動的興趣和經驗。 

Q1: 我希望加入一個強調認識不同國家人的組織。     

Q2: 我希望參加播放異國音樂的舞會。     

Q3: 我經常聆聽來自不同文化的音樂。     

2. 相對欣賞度（Relativistic Appreciation)：​
評估個體對不同文化價值觀的理解和欣賞程度。 

Q4: 移工可以教我一些其他地方無法學到的知識。     

Q5: 瞭解他人與我的不同之處，能大大增進我們的友誼。     

Q6: 瞭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經歷的事情，能幫助我更好地理解自己

的問題。 

    

3. 差異舒適度（Comfort with Differences）：​
評估個體在面對文化差異時的舒適度和適應能力。(以下皆反向計分) 

Q7: 認識不同種族的人對我來說通常是不舒服的經驗。     

Q8: 我只在與相同種族的人相處時感到自在。     

Q9: 我經常會對不同種族的人感到不耐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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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缺工程度認知量表 

請根據您對以下問題，選擇最符合您的選項： 

1 = 非常不嚴重  2 = 不嚴重   3 = 嚴重  4 = 非常嚴重 

題目:對缺工的主觀感受 1 2 3 4 

Q1: 您認為台灣整體的缺工情形     

Q2: 您認為自己所屬產業的缺工情形 

（無工作者跳過） 

    

 

四、對移工之接受度 

社會距離量表（SDS）最早由 Emory S. Bogardus（1925） 提出，旨在測量個人對特定族群

的接受程度。以下為量表草稿（總分越高，接受度越高）: 

題目 1(完全不

接受) 

2(不太能

接受) 

3(可以接

受) 

4(完全接

受) 

我願意與移工同住在台灣     

我願意與移工在同一間公司工作     

我願意與移工住在同一個社區     

我願意與移工成為鄰居     

我願意與移工處在同一節車廂 

或同一輛公車 

    

我願意與移工處在同一部電梯內     

 

五、產業類別 

本研究問卷之「產業類別」分類，係採用「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所使用之產業分

類架構，亦承襲本系「三峽（三鶯樹）地區在地社會研究」課程問卷設計之既有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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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研究中皆採用相同分類方式，便於維持資料一致性及累積性，亦利於後續研究

進行橫向與縱向比較。 

分類項目如下： 

（1）農、林、漁、牧業 

（2）礦業、土石業 

（3）食品製造業 

（4）工業製造業 

（5）水電燃氣業 

（6）營造業 

（7）批發、零售、國貿、餐旅業 

（8）運輸、倉儲、通信業 

（9）金融、保險、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 

（10）公共行政、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含教育、大眾傳播、醫療保健等） 

（11）其他無法歸類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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